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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雪漠密码》类似于作家雪漠的文学评传，它

是迄今第一本研究雪漠的专著，也可以说是最全

面、最深入的雪漠研究专著，但它不是一本中规中

矩的学术书，也不是单纯作为学术研究的作家论，

确切地说，它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相遇。

相遇需要缘分，缘分看似玄妙，但就阅读来

说，它的本质其实是理解。理解是读懂的前提，读

懂又是研究和评价的前提。不论是读人还是读

书，世上大多数的误读和错过其实都源于不理

解，惟有理解，才能带来真正的读懂和相遇。

《雪漠密码》要表达的，就是我对作家雪漠其

人其作的一些理解，不单单是文学层面的解读、研

究、评价，更渗透着生命层面的追问、反观、感悟、

体会与影响——追问生命的意义，反观生命的真

相，感悟生命的奥秘，体会生命的苦乐，而生命的

影响，既在于有关生命的知识边界的拓宽，更在于

生命自身的成长——这一切，皆源于相遇。

或许，对于每一个不想糊糊涂涂度过此生的

人来说，他总会因为自己对待生命的认真态度，

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与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书

籍相遇，并因此获得生命的启示和答案。尽管具

体的人、事、书不尽相同，但相遇瞬间的被点亮，

相遇时的心灵共振，以及相遇带来的生命成长，

却是一样的。

所以，当看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将自己一

生的鲁迅研究概括为“与鲁迅生命的相遇”（钱理

群：《我与鲁迅生命的相遇》）时，我知道，我的这

种“相遇式研究”非但不孤，而且无意中与一位大

学者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钱先生描述他与鲁迅

生命相遇的认知和感受，于我心有戚戚焉。如：

他要进入你的内心，你也要进入他的内心，然

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你

自己不自觉，由于鲁迅的撞击这些东西被激发了

出来。你和鲁迅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的结果不

是说你服从鲁迅，而是你说出自己的新的话，那

些潜藏在你内心深处更加深刻的话，所以跟鲁迅

发生心的碰撞，其实是对你新的唤醒，对自我的

新的发现。

读鲁迅作品是要有缘分的，你拒绝他的时候

就说明你和鲁迅无缘，无缘就各走各的路，天下

大得很，可读的书多得很，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缘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灵的接通，心灵共振。

所谓阅读鲁迅，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读者作

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凭借自己的悟性或理

智，通过鲁迅作品，与同样独立的鲁迅生命个体

相遇”，有缘分就相遇，没缘分就不能相遇，两个

生命都是独立而自主的……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打在了我心坎上。他说

的，也正是我这几年阅读和研究雪漠的一些认知

和感受。

这种“注重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注重研

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

之间的生命的交融的研究”，钱先生认为是具有

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

别——他称之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

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同为

鲁迅研究大家的王富仁先生。（钱理群：《知我者

走了，而我还活着》）

“生命学派”不同于“知识学派”。“生命学派”

的阅读和研究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知识性的东西，

而是要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同它进行心灵

的撞击，更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产生水乳交

融的理解和认知。这两点，也正是《雪漠密码》的

写作姿态。

未承想自己的研究志向与“生命学派”不谋

而合。这也许受益于我的硕士导师赵祖谟先生，

赵老师擅长抛开理论知识，纯粹用美感和直觉去

赏析作品；又或许，每一个认真对待生命的研究

者，对生命的追问和探究都如同蕴藉心头的火

山，期待着命定的相遇把它点燃。虽然从成就和

影响来说，雪漠与鲁迅、我与钱先生不可同日而

语，但仅就“相遇”和“点燃”而言，却没有多大差

别——可能明显不同的是，钱先生或许只能透过

鲁迅作品去相遇鲁迅生命，而我因为与雪漠同时

代，又是雪漠作品的编辑，不仅可以透过作品去

相遇，还可透过同时代的读者、评论家去相遇，更

可与雪漠本人相遇于作品之外。

二

所以，这本书既写了我作为编辑、研究者与雪

漠的相遇，也写了评论家们、读者们与雪漠的相

遇，归根结底，写的是人与人、人与文学的相遇，以

及因为相遇，带来的人的发现、人的成长。在我看

来，文学即人学，写作即召唤，阅读即相遇。

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曾是20世

纪80年代初文学回归的一面旗帜，30多年后的

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记起它了，正如钱理群

先生在《我们怎样读名著》中所说：

文学的核心，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出发点

与归宿，都是“人”，是人的心灵，人的感情，人的

精神，而不是其他。其实教育、出版的核心、出发

点、归宿，也是“人”；正是“立人”，把文学、艺术、

教育、出版……都统一起来了——这几乎是常

识，却是人们最容易忽略、忘却的。

容易忽略、忘却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在商

品经济时代，无论是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还

是鲁迅先生的文学“立人”，都仿佛是文学前世的

常识了，今天人们更愿意将文学等同于商品，将

商品价值、名利效应奉为文学和作家的新常识。

那么，《雪漠密码》选择一位商品价值和名利效应

都不是特别大的作家，通过他展示一个“人”的文

学养成、文学追求、文学创作和文学影响——他

如何为了写作修炼人格、升华生命，读者如何因

为阅读获得人格提升和生命成长，文学如何让人

成为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更好的人，这样一本

书，在今天不但显得不合时宜，而且简直是对常

识新贵的一种漠视和挑战，又或者说，是要进行

一场招魂——将文学前世的“立人”之魂、“人学”

之魂召唤回来，认认真真探讨文学与人、文学与

生命的诸多话题。

因为缘分，因为相遇，这些话题因雪漠而被激

活、延伸、具体化。我把1963年生于甘肃武威的西

部作家雪漠作为个案，试图透过他，去理解这时代

的某一类作家，某一种人格，或者说，某一个生命，

与文学的纠缠关系。例如：他对生命有何探究？他

对人格有何追求？他如何从脚下这片土地吸取创

作营养？他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作家？他为何写

作？他为何写这样的作品？他为何这样写而不是那

样写？读者喜欢他什么？他与读者的关系为何如此

密切？他对读者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评论家如

何评价他？文坛如何看待他？肯定和误读的背后，

是什么在左右人们对他的看法？尤其是：作为一类

作家，一种人格，一个生命，他的写作给同时代的

我们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探索和启示，又在哪些

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比如，他对人格和生命境

界的极限式追求，对人心和人性的极限式探索，对

极致善的乌托邦式描绘，对神秘世界的在场式书

写，对灵魂世界的建构和呈现，对历史、神话、宗

教、哲学、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广泛吸收和运用，

以及他的灵魂喷涌式的写作状态，他的人格修炼

先于写作、作品境界取决于作家人格、好作品必须

有益于世界的写作观，等等。

这些问题如此真切，又如此深邃，像黑丝绒

上的一颗颗珍珠，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吸引我在

长达8年的时间里，如同探索生命奥秘一样，去

探究，去思考，去解密。直到写完这本书，我才发

现，其实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答案，那是近乎本

源的终极回答，类似于生命的DNA。所以，本书

的名字就叫“雪漠密码”——雪漠的文学密码、文

化密码，也是雪漠的生命密码。而它究竟是什么？

探索它的意义何在？或者说，这个类似DNA的答

案，如何超越雪漠“这一个”而获得普遍意义？在

书中，我给出了回答。

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有北大中文系现当

代文学硕士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储备，有20年编辑

工作的文学阅历和眼光，有雪漠作品8年的阅读

经验，有对雪漠文学活动的8年跟踪，我仍觉得，

要理解、读懂雪漠并诠释其文学价值和意义，仅仅

有文学储备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西部文化尤其对

儒释道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不仅是知识层

面的了解，更是生命层面的体会和领悟。因为，文

学和文化正是构成雪漠世界的两大基石，也是雪

漠个人生命和作品生命的两条主动脉。

或者诗意地说，文学和文化是雪漠世界的故

乡与山河。如果不身临其境地进入他的故乡，领

略他的山河，只是远眺甚至远隔千里之外，那么，

你将很难理解和读懂他的世界，相遇的缘分很可

能就错失了。

雪漠是典型的西部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以长

篇小说为主，如《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

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野狐岭》，每

一部都渗透着西部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神；他的文

化作品如“光明大手印系列”“心灵瑜伽系列”“雪

漠心学大系”，以及《空空之外》《老子的心事》等，

则广泛涉猎儒释道传统文化。

所以，在过去8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心力

去补文化课——读儒释道经典，并在生活中领悟

和实践经典的教诲，通过修心，升华自己。不知不

觉，生命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再对照变化反

刍经典，便油然生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切肤

体认。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深言大义，已如发肤

手足般明白亲切，这时再读雪漠作品，更觉一览

无遗，没有任何障碍。

至于西部文化，只要热爱西部、深入西部，多

到西部尤其到雪漠家乡河西走廊一带走走，多读

相关的书籍，便觉熟悉如乡亲了。

文学研究需要援引文化储备的例子，我最近

看到的有两则。其一仍是钱理群先生在《我与鲁

迅生命的相遇》一文中提到的。他的一个学生在

研究鲁迅《野草》时，发现《野草》与佛教很有关

系，于是想研究佛教。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大学历

史系的成庆老师，在许知远《十三邀·寻找谭嗣

同》节目里接受采访时说，他在研究谭嗣同、康有

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时，发现他们

均深受佛学影响，研究者如果对佛学一无所知，

将无法深入理解他们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选择，

于是他一度转向了佛学研究。

钱先生和成庆老师还不约而同提到，中国文

化讲究内在悟性和身体力行的生命实践，因此学

者的研究不能仅仅是知识涉猎，还必须用生命去

验证，也即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在生活中去实践。

钱先生对他的学生这样教诲：

第一，佛教著作相当难读，你要读佛，就别去

看些阐释佛经的小册子，你就直接去读原文，什

么也别管就这么硬读。第二，你读佛经（不仅指佛

经，也包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难关，或

者说有两大危险。首先要读懂就很不容易。这个

“读懂”有两个意思，一是读懂字面意思，恐怕现

在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读古文都没有过关。还有更

重要的一点：即使文字懂了也不等于真懂，中国

传统文化讲悟性，你有没有悟性，你感悟不到，文

字搞懂也没用，这就是有缘无缘。读佛经你没有

缘分的话是读不进的，你得有缘分，你得读进去，

读进去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出不出得

来。佛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博大精深，你进入这博大精深的世界以后，就被

它征服了。征服意味着什么呢？被它俘虏了，你跳

不出去，像如来佛手掌，你跳来跳去跳不出手心，

你越读越觉得它了不起，越觉得了不起你就越跳

不出来，不知不觉间你成了它的奴隶，那你就完

了，你何苦去读呢？所以跳出来更难。

对照这番教诲，反求诸己，我觉得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学习，缘分与悟性兼备，也曾深入经藏，

沉迷其中，而真正跳出来，要归功于一场突如其

来的人生挫折。本书就写于这场挫折砸下来，生

命一阵剧烈震荡后的短期休克效应中。

四

本书初稿写于2017年 11月 28日。为了逃

避一场挫折，我把自己封闭在一间小屋里，在一

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下，20多天里洋洋洒洒写了

十多万字。写完后又填充了很多引文和资料（除

作品引文外，主要参考雪漠自传体长篇散文《一

个人的西部》，雪漠解读自己作品的小说集《深夜

的蚕豆声》，以及分别由雷达、陈晓明两位老师主

编的雪漠研究资料集《解读雪漠》《揭秘〈野狐

岭〉——西部文学的自觉与自信》），于2018年2

月23日完成二稿。然后就把书稿放下了，未承想

一放就是一年。

这一年，生命继续低沉，简直黯淡无光。很多

个黑暗瞬间，都想再度逃避，拿起书稿，像写初稿

时那样，进入一种状态，修改出自己满意的定稿，

但奇怪的是，我无法再进入当初的状态了。

那20多天的写作，是一次生命的喷涌。除了

后来填充的引文和资料性文字，大多是在不经思

考的状态下汩汩流出的。很多段落没有分段，因

为写的时候一气呵成，无从停顿。文中还常常出

现第二人称“你”——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你”其

实指的不是正在阅读的您，而是我自己，包括过

去的我，以及成长了的我。

所以，这本书更像是我与我的对话，一家之

言，个人色彩浓郁。

当有人问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时，做了

20年图书编辑的我竟一时无语。后来想，也许就

是我自己，以及和我一样认真对待生命的人，还

有那些已经相遇或未来相遇的雪漠读者和文学

爱好者吧。

遗憾的是，我最期待的阅读者，已经不在人

世了——他就是发现雪漠的著名评论家雷达老

师。写这本书之前，我正在编辑雷老师的评论集

《雷达观潮》，二稿写完时，《雷达观潮》已出版。但

我没告诉雷老师自己在写这样一本书，总想等时

间充裕时将书稿认真修改一遍后，再请雷老师批

评指正。想不到，他竟于2018年3月31日突然离

世，这本书永远无法与他相遇，永远得不到他的

评价了。

时间带走一个个相遇的生命，相遇越发显得

弥足珍贵。

2018年年底，当我终于走出低迷，准备坐下

来，在理性乃至挑剔的审视下，把书稿细细打磨

一遍时，我发现，那便要近乎重写了。对于一些特

殊状态下自动流出的文字，我也总不忍心用理性

的剪刀加以修剪。反复几次后，除了删去一些过

于激情四溢的表达，以及为了照顾阅读适当分段

之外，其他尽量保持原貌，包括一些主观色彩浓

郁的句段，一些纯属个人感受的见解，一些一气

呵成无法分段的长段落。我也保留了大段列举的

作品内容，这样读者可以省去对照翻书的时间；

而几乎全文照录的研讨会内容，则为了方便读者

了解评论家们对雪漠的解读和评价，这些声音无

疑比我的个人解读更为客观也更为重要，毕竟，

他们代表文坛。

总之，除了附录和这篇前言，我尽量让《雪漠

密码》以它诞生时的模样与世界赤裸相见，为了

留住一份可遇不可求的相遇记录。

所以，本书若有任何让您不舒服、让您不认

同、让您不理解的地方，我都要向您说声抱歉，并

承认：它的确不完美，它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它

只是一块璞玉，未经雕琢，瑕瑜互见。而若您阅读

本书时，有心灵的共振或灵魂的冲突，或者有相

见恨晚之感，哪怕有一点点会心的感触、一点点

启发、一点点受用，我都会向您伸出双手，拥抱我

们生命的相遇。

阅读的意义在于相遇和成长。感恩遇见！

（摘自《雪漠密码》，陈彦瑾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写在前面
□陈彦瑾

内容介绍：

奔跑在奥森公园
□黑 龙

2012年的农历九月九日，接到北京市民革

组织的邀请，要我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参加

重阳节的登山活动。

《易经》中把九称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

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九九与久久同音，喜

欢想象的中国人，把它附会成生命的长长久久，

因此，这一天也叫老人节。

我不禁觉得好笑，正在幻想着要做很多事情

的我，怎么就老了呢？可是，自从2000年被一位

老院士提名，作为人才，从东北的长春引进到北

京科技大学，低头做实验搞科研，抬头给学生讲

课，远离世俗，不问尘事，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

了，已57岁的我，有什么不可以称老的呢？几天

前，同事的孩子遇到我还叫了声爷爷呢。

因此也就释然，很高兴地跟着去了。

在学校的围墙里很久没有到外面来，到了百

里山水画廊，才觉得这里就是京畿最美的地方。

“画廊”的大部分在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的园区里，

大量由前寒武纪海沉积的碳酸盐岩石，经中生代

燕山区的地质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沉积作用而

形成的节理密集的崖壁和断层，这里有层峦叠嶂

的群山和暗流激涌的峡谷，属北方岩溶地区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

重阳节正值寒露和霜降之间，虽然天气还不

寒冷，但远处的群山已显黛青的颜色，近处的草

木树叶也开始零落，犹如一幅古代的泼墨山水，

让人感到古朴和凝重。

午后时分，群山之中，一处简陋的农舍，木栅

栏围成的院落之间，升起了一道孤烟，好像古代

的烽火，告诉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那是为我们

准备晚饭的农家。

走近才知道，那个院落用木板搭了几个棚

子，每个棚子里都有几条长凳围着一张桌子，饭

菜是在一个大屋子里做的，然后再端到各个席位

上。那屋子里有过去农村才有的灶台，灶台上是

一口铸铁大锅，锅里炖着河里新打的鱼和农家自

做的豆腐。炖菜的边上是贴饼子，那是今年刚刚

打下的玉米磨成面做的。掀开锅盖，贴饼子浓浓

的糊香带着淡淡的发酵的酸味，就直接进入了大

脑神经，让人回想起童年和老家的味道。

参加民革组织的大多是国民党要员的后代，

我认识的有原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的

女儿，国民党的重臣邵力子的外孙女，战死在北京

南苑机场的抗日将领赵登禹的外孙女等。我的表

哥80多岁了，也曾随国民党的部队驻守过北京的

南苑机场，后随军去了台湾。几年前我也加入了民

革，这个组织的人都是些爱国的民主人士。

这是一些很特别的人，以往吃饭时，经常聚

在一起谈论家国的历史，但是，今天谈话的主题

却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我身上了，他们先是默默地

看着我，接着略有迟疑地问我：“你最近怎么了？

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先是错愕，后又恍然。

原来的我是个胖子，170厘米左右的个子，

竟有172斤的体重，可是今天在他们面前的，却

是个只有120多斤的清瘦“老人”，再加上近来常

熬夜，脸色也有些憔悴。他们以为我得了什么严

重的疾病，或者遭遇了很严重的事情。

近几年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因此彼此已经

不很了解了，于是，我对他们简单地回顾了一下

这几年自己的情况：几年前，自己常常在讲堂上

感觉头晕要摔倒，到医院检查，餐后血糖值已经

达到30左右，是高渗性糖尿病昏迷的前兆，于是

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告诉我：“糖尿

病是不可治愈的，你需要终生服用药物，或依赖

胰岛素来生活。”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灰暗。

20天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缓缓地走出医

院，在医院的大门口，护士长追了上来，她说：“你

别灰心，曾经有人靠跑步控制了糖尿病，但是也

需要为此终生坚持不懈，不知你是否能有这种决

心和毅力。”我立刻回答她：“只要人能吃的苦我

都能吃，只要靠吃苦能做到的事，我都能做到。”

她为我点亮了一盏心灵的灯。

于是，我认真地做了一个抉择，我也由此选

择了一种新的生活：从那时开始跑步，不管电闪

雷鸣，不管风雪严寒，从未停止，一直跑到了现

在。从靠吃药或注射胰岛素控制疾病的糖尿病

人，到不用任何药物控制血糖的正常人；从只能

跑很短的距离，到能用四十几分钟跑完10公里

的路程。现在，我已由以前的大胖子，变成身材略

显消瘦的跑步达人了……

这些“老人”被我感动了，他们中也有糖尿病

人，他们鼓励我把我的经验写出来，让更多的人

知道，糖尿病是可以控制的，鼓励更多的“老人”

通过跑步找回自己的健康。于是，我决定开始写

一直想写但未真正落笔的跑者日记。

从那时到现在，从未间断过跑步和写跑步日

记。我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比赛，并用3小时50分

钟跑完了全程。写了200多篇日记，力求含有更

多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为我和同我一起跑步的朋

友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常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森公园）里跑

步，那里的人称我为“奥森老人”或“奥森传奇”。我

也到各地去跑马拉松，游览名山大川，结识各种各

样的朋友，而他们经常用网名称呼我——“黑龙”。

我的朋友中既有马拉松的世界冠军，也有只

为健康而跑的业余跑者；有爱恋中的夫妻，也有

正在寻找爱情的青年男女；有像我一样的糖尿病

人，也有癌症患者或者盲人或者其他残疾人士；

有像我一样的大学教授，也有我的学生们；有白

领也有蓝领，有老者也有少年。跑步让我体验了

大自然的美好，见证了很多人生奇迹。

（摘自《奥森日记》，黑龙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我与邓彪发先生素未谋面，他托友

人转达请我写序的愿望，我因工作忙，并

未当即应承。一是小说并不一定要有序

言，读者可自行到书中获得审美体验；二

是不读作品不知如何着笔。在朋友的反

复劝说下，加之对一个钟情于文学的农

民作家的钦佩，我利用假期读完了长篇

小说《天水》。

这是一部难得的农民写农村的作

品。今天的农民或去城市打工实现自己

的进城梦，或在本地亦工亦农实现自己

的致富梦；没有梦想的便沉溺于乡间的

牌桌上消磨时光。文学梦对一个农民来

说，既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又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且没有多少经济回报，是

很不划算的。如今在农村执著于文学创

作的鲜之又鲜，更何况写几十万字的长

篇呢。邓彪发是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几十

年的地道农民，他竟然“逆潮流而动”“衣

带渐宽终不悔”，就着田野稻花的清香，

写下了这部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我与

邓彪发虽素不相识，却被他对文学的赤

诚与热爱深深打动。邓彪发从20世纪

90 年代始，在家乡担任村主任 20 余

年。他的家乡，那个叫江口的湘中村寨，

风光如画，山清水秀，历史上曾是商贾云

集的水运码头。后因陆路兴起，水路衰

退，这里渐显闭塞。近些年乡村旅游兴

起，这里又获桃花岛之美名，邓彪发为桃

花岛的旅游开发积极奔走。几十年来，

他亲自参与了江口的建设，见证了江口从贫陋

变得富足的历史。4年前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

小说《介江》，因此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他有

着较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较敏锐的文学嗅觉。

邓彪发说：“我生活在农村，本身就是农民，

这里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写作，我一定

要努力写出这个时代的精气神！”他立志要学习

作家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写出一部充满新时

代气息的农村题材作品。两年前，他便开始构

思这部小说。《天水》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

半个多世纪为时间段，叙述了皮家、徐家、张家、

石家、黄家等家族几代人的发展与博弈、顺达与

沉浮、爱恨与争斗，生动刻画了徐大海、徐剑父

子等乡村基层干部形象，真实呈现了

从传统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

面貌、农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迁。作

品既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又内蕴

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催人奋进的情感

力量，读来颇能引人入胜。作品所记

录的这个时代和这些生活，正是我们

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同代人所耳熟能详

的，这也是我阅读过程中感觉亲切的

重要原因。它不时地唤起我的儿时记

忆。同时，小说语言不失流畅、风趣，

特别是湘中方言的适当运用，既不影响外地读

者的阅读，又增添了乡土文学的韵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农村建

设也进入了新阶段。希望三湘大地涌现更多像

邓彪发这样热爱农村、钟情文学的作者，不辜负

这个伟大时代，拿起笔，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火热

的现实生活，自觉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

歌新时代，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

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

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摘自《天水》，邓彪发著，作家出版社2019
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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